
存在的自由”1。如果以此概念來看，《碑銘》所謂“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

之意志”，即認為王國維通過自殺，使其悟知性格、作為自在之物的意志、人的

自在的內在本質得以脫離現象界的束縛，從而達到了超驗的自由；而且，陳寅

恪還將之認定為“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賦之以積極意義。前文已述，王國

維的生命哲學是強調責任的“定業論”，他自沉的動機是王政終結、時局動蕩中

的絕望感和屈辱感，其理由是對道德理想和人倫秩序的責任之“義”；而在《碑

銘》中卻提出王國維自沉的理由是思想不自由，其原因是獨立自由之意志這一

“精義”。通過這一創造性闡釋，作為經驗界道德情感動力的“義”，在其超越性

上聯結了超驗界的獨立自由意志之“精義”，而此“精義”也是他能以自由思想發

揚真理的根源。由是，為倫理而死的王國維和為真理而生的王國維得以統一，

其生命意義因之重塑。

總之，現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王國維紀念碑《碑銘》，是陳寅恪在 1928 年秋

冬到 1929 年上半年，應清華研究院同學請託創作完成的，在對王國維自沉的詮

釋脈絡和變革期的校園語境之中，出於對王國維“志事”的紀念和對其所殉之

“義”的思索，其主題最終確定為：揭示王國維作為“治學”之“士”的“獨立自由之

意志”這一生命哲學“精義”，並由此樹立其典範意義。從王國維的從容就“義”以

實現“天命”，到陳寅恪的“精義”永光而發揚“真理”，這個圍繞著王國維自沉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最後兩年間發生的文化事件，經過多種思想的碰撞和校園環境

的激發，最終凝結為 164 字的韻文。不過，《碑銘》的思想是否符合王國維的

生命哲學？其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獨立自由之意志”是何關係？

其價值追求又能如何實踐？這些問題，尚待繼續研究。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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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實實自自我我”與與“變變形形的的生生命命”：：殘殘雪雪對對卡卡夫夫卡卡的的接接受受和和創創造造性性

轉轉化化

高祥

摘摘要要：：本文分析了殘雪對卡夫卡的解讀和創造性轉化，指出其二者間的聯

繫。本文認為，殘雪將卡夫卡的作品解讀為一種“精神的獨立運動”，其主人
公通過理性、非理性等的驅動，在命運、“法”等“自然力”的協助下，通過“表
演”、“自審”、衝突等辯證運動達到一種普遍的“真實自我”。在殘雪自己的創
作之中，她避開了《變形記》這類人物和動物實體上的“變形”，而關注於“結
構上的變形”。與卡夫卡小說的“實驗”不同，她創造了一種文學藝術的“表
演”；這種“表演”所包含的“結構上的變形”實則是生命“變形”過程的展開，是
生命創造性的辯證過程，同時也是固定“自我”的不斷破除，是普遍的“真實自
我”的達到和實現；小說結構的運作正是這一宏大運動本身。殘雪對卡夫卡作
品的接受和對其作品的超越揭示了殘雪作為一能廣泛吸收異質文學和思想潮

流的作家的強大創造力。

關關鍵鍵詞詞：：殘雪；卡夫卡；比較文學；創新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Can Xue’s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Kafka’s works, and points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n Xue interprets Kafka’s works as an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the spirit”,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s, driven by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assisted by “natural forces” such as fate and “law”, achieve a 
universal “true self” through dialectical movements such as “performance”, “self-
reflection”, and conflicts. In Can Xue’s own works, she avoids the sort of bodily 
“metamorphosis” of characters and animals in The Metamorphosis and focuses on 
a “structural metamorphosis”. Unlike the “experiment” of Kafka’s novels, she has 
created a “performance” of literary art. The “structural metamorphosis” contained 
in this “performance” is actually the unfolding of the “metamorphosing” process of 
life,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of life's creation, the continuous breaking of the fixed 
“self”, and the achieve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universal “true self”. The 
operation of the novel structure is precisely this grand movement itself. Can Xue’s 
reception of Kafka’s works and her transcendence in this respect reveal her creative 
capacity to absorb heterogeneous literature paradigms and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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